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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小朵奋斗记

Aixiaoduo Fendouji

一
我叫艾小朵。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风特别的大，也特别的冷。 尽管这样，我还

是跑到山顶上去听收音机。

在远远的山里，沿着向阳的山坡趴伏着一个又一个石垒泥抹的小房子，那便是

我的家乡旮旯沟村。 听老人们讲，这里祖祖辈辈的人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红石岭。 到

红石岭去，即便是鸡叫头遍出发，也得天黑时才能赶到。 来回一趟，要用上两天的时

间，两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要去红石岭，是因为那里是买盐和日用品最近的地方。

还因为要结婚的人，都得到那里去领证。

如此遥远偏僻的地方，却也没有逃脱了极“左”的浩劫。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那

里的地，总也打不下多少粮食来，生活一直过得非常苦，大人们全都是愁眉苦脸的样

子。 直到这年的春天，村子里来了工作组，又开会，又念文件，说是过去不对了，要批

判，要解放思想，要包产到户。 人们听了，脸上有了喜色，并且很快就按上边的要求

做了。 说来真是奇怪，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家家的粮食就都够吃了。 因此村里面

有了生气，修房子的人家多了，去红石岭的人也多了。 我爹一连去了两趟红石岭，还

给我买回了做嫁衣的花布。 山里人最容易满足，从此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谁都没

有非分的想法。 唯独我是个例外，有点不安分守己。

下来的工作组里，有个名叫何颖的女干部。 她就住在我们家。 我特喜欢她，羡

慕她，一有机会就往她跟前凑。 她给我讲了许多外面世界里的事情。 临走的时候，

她见我很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就把她带的收音机送给了我。 她说你以后想知道外面

的世界，就听收音机。 自那以后，这个收音机就成了我倾听外面世界的唯一宝贝。

因为家在山旮旯里，接听不好电台的信号，我每天就跑到山顶上去听。 小小的收音

机，让我每天都能接听到外面世界的大量信息。 全国各地热火朝天、丰富多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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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生活的信息，就像一股又一股春潮，不断地冲击着我这个山里姑娘的心，使我越

来越向往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想冲出大山，到那火热而又多彩的大世界里去。 然而，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娘以后，娘却骂我是胡思乱想，爹也说我是听收音机中了邪。

当初，我虽是那样想了，却没有一个人跑出去的胆量。 因为我们那地方离外边

太远了，我又是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女孩子，怎么敢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出去呢？ 为了

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曾把希望寄托在我的未婚夫石头的身上。 心想，只要他同意出

去，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去，那样就是再苦再累再艰难，我也不怕。 而且我相信，我们

一定能闯出个样儿的。 可他让我失望，他坚决不同意出去，他父母也是坚决地反对。

他们想的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快一点垒个房子，把我娶过去。 这叫我很是生气。

那天，我在山顶上听了一个多时辰的收音机以后，因为风大，只好揣起收音机下

山来。 走到悬崖口的时候，忽然被看到的一个情景吓呆了。

我看见在悬崖绝壁之上，竟然有一个人。 那是飞禽走兽才能去的地方，怎么会

有人呢？ 可仔细再看，确实是个人。 这人不仅就在那里，而且正在撬着一块巨大的

悬石。 只见他怀抱一根碗口粗的长椽，依托着绝壁做支垫，在拼力地撬着。 那情景

实在太危险了。 我本能地想大喊危险，可忽而又想，喊声会使他受惊，那会更加危险

的。 因此，虽然我的嘴张开了，声音却没有喊出来。 我完全被惊呆了一样，只是仰头

看着，同时在心里想，这是谁呢？ 难道不想要命了吗？ 当我想到并且辨认出他就是

石头的时候，我不由出了身冷汗，更是不敢喊，也不敢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好了。

他撬得极其专注极其用力。 我似乎能看见他身上的青筋暴起，脸上的汗珠子像

雨点似的叭叭地往下掉。 而那悬石却一动也不动。 他不断地加力。 因为用力过大，

他脚下几次滑动，险些要踩空掉了下来。 每出现一次险情，我的心就跟着坠落一次。

好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

结果。 心里面有对他平安的祈祷，但更多的是恐惧，是铺天盖地的不祥在向我压下

来。 当时的情景和感受，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惊心动魄。

终于，我听到“嘎巴”一声，那悬石突然间倒下了，随之是轰隆隆震天的吼响。 我

注意看时，他不见了，只看见浓浓的烟尘在那里升腾起来。

“石头———！”

我大喊一声，以为让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可我的喊声刚落，却听到了他的喊声：“小朵———！”

我再注意看时，烟尘散处，他依然还在那里。 虽然是由惊变喜，我还是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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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不敢应他，甚至动也不敢动。 直到看着他三跳两跳，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异常

气愤地扭头就走，不再理他。

他很快就追上了我。 他见我不理他，一边追随着一边问我说：“小朵，你又去听

收音机了吧？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仍旧不理他，只顾加快脚步朝回家的路上走。

他于是跑到前边挡住了我。 他说：“小朵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不是我不听你

的话，是那样不行啊。 老人们说得没有错，外面的世界，是人家外面人的，这山里头

才是咱山里人的世界，咱们还是安安稳稳在山里过咱们的好日子吧。”

听他这样说，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 我扭过脸去正要冲他发作，一看他那样

儿，发火的话忽然卡在了嗓子里。

当时，他活像个土人儿一样，唯独两只眼睛和嘴巴张开着，连头发的缝隙里都让

土沙填得扎扎实实的，汗水在脸颊上冲出一道道沟渠，额头和手有好几处蹭破了，流

着鲜红的血。 见他这样，我的心不由得就软了。

他以为我被他说服了，很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你会想通的。 小朵

你放心，我不会叫你吃苦的，我一定要叫你过……”

不叫我吃苦，一定要叫我过幸福生活的话，他说过好多好多次了，从前我愿意

听，现在我不愿意听了，因为我觉得不出大山，是不会有我要的那种幸福生活的，所

以不等他说完，我就再也不管他的可怜样，极不耐烦地打断他说：“行了行了！ 你不

要再说那些废话了。 你瞧你，成什么样儿了？ 为什么要到那地方去撬石？ 你疯了

吗？ 不要命了吗？”

他似乎这才明白我生气的原因，解释说：“沟里的散石已被人们拣完了，从山上

凿又太费力费时，撬下那块悬石，费不了多少劲，就可以有完全够用的石头了。 你是

担心我会摔下去是吗？ 怎么会呢？ 你瞧，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见他还得意地笑，生气地在心里想，要摔下去就晚了，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

话吗？ 但我不愿把这话说出来，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接受这个意见。 他从小就那么

自信，那么执拗。 况且，那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费口舌。 所以，我

拨开他又走，不再跟他说话。

他还是追随着跟在我后边，我走多快，他也走多快。 而且不时地说些劝我的话。

在他看来，我生气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他不听我的话，不肯到山外去闯的事情上，这

让我听着非常心烦。

由于我已把道理给他讲过多次了，不愿再跟他费话，所以只是憋住气，加快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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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家走，恨不得赶快甩脱了他。 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地收住了脚，回

过头冲他喊道：“你快闭上嘴！ 快走开！”

他被吓得愣在那里，吃惊地看着我。

我的心不由又软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想说句缓和的话，却没有说出

来，扭头又走了。

他这回没有跟上来。 我进了家门，从门缝里看他，见他还在那里站着，呆呆地看

着我家的家门。

这时，我娘在屋里喊叫我了：“小朵，你快进来呀。”

我看他还在那里站着，很不忍心。 在娘一再催叫下，我才不得不进屋去了。

娘见我进来，抖着新做的衣服高兴地说：“快过来试试，看合适不合适？”

那是娘给我做的嫁衣，用的布正是爹专程从红石岭买回来的。 看见它，我一点

儿高兴的心思都没有。 因为我不愿意结婚，可他们总是一步一步地逼着我。 我说了

句我不试我也不要，就走到屋角里勾下了头。

妹妹百灵见我不肯要那衣服，便想从娘手里拿过那衣服，让娘拨开了。 娘说：

“小朵，你不要再拗了，你已经是大人了，该懂得道理了，听娘的话，快过来试。 人家

石头已经准备要垒房子了，明年开春就要娶你，听大人的话没有错，不能再耍小孩子

脾气，好好跟石头结了婚过日子，那才是正经的事儿，还胡思乱想什么呀。”

爹坐在炕里头正抽旱烟，接上娘的话说：“她都是听那喳喳喳（因为收音机在家

里总是接收不到信号，只是喳喳喳地响，所以爹把它叫喳喳喳）听疯了。 总有一天，

我叫她听不成！”

爹说这话已经有好多次了。 我知道他说叫我听不成，是要把我的收音机毁了或

者藏起来。 为了防他，弄得我一直提心吊胆的，不但整天拿着收音机不敢撒手，晚上

睡觉也得抱在怀里。 这天又一次听了他这话，我就想，他真要想使坏，我怕是很难防

住他的，因为晚上我睡着了，他要下手，我是没法知道的。 想到这里，我气愤地赌气

说：“爹，你要敢把我的收音机弄坏了，我就从舍身崖上跳下去！”

我这句话还真起作用，爹听后不敢与我叫阵了，愣愣地看着我。

娘斥责爹说：“你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总说那个话干什么呀？”

听了娘的斥责，爹不服气，却也不敢继续激我。 他压低了声音和娘对嘴说：“我

说别的话她听吗？ 你说了那么多话，她听了吗？”

娘说：“她怎么没有听？ 她是那样不懂事的孩子吗？ 谁不知道，小朵是旮旯沟里

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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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娘又要给我讲那烦心的道理，只得又离开了家。

当时，外面的风刮得更大了。 大风卷着枯枝败叶和沙尘在沟里肆无忌惮地冲撞

着，呼啸着。 那些个小房子像缩头乌龟似的，紧紧地抓爬在山坡上，不时在颤动。 我

被风抽打得脸生疼，浑身打战，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躲避。 想起刚才还站在那里的

石头，我四周寻找着他。

当我走到坡上边，朝沟里看的时候，只见石头正扛着一块石头，顶着风往坡上走

来。 他又一次让我感到心里酸酸的。

在他快要走上来时，我朝那边躲了躲，不想跟他打照面。

他上到坡上来了。 因为扛着石头，他没有转脸，没有看见我，一直朝那边的房基

地走去了。 到了房基地以后，他扔下石头，看着那地方，好像在想什么。 我猜他一定

在想，等他把房子垒起来，将我娶进那房子以后的幸福情景。 他想的时间很短，只在

那里静站了很小一会儿，就又转身大步往沟里走去了。

我看着他在沟里消失以后，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那个房基地上。 这地方就在他家

的旁边，是从陡坡上开掘出来的一片平地。 地上现在放着一些石头，放着几根椽子

和几块荆巴，椽子和荆巴上都压着石头，是怕被风刮跑了。 我知道，石头就是要用这

些东西，在这里垒一个跟他家一样的房子。 从前，我跟他一样，梦想过多少次有朝一

日也能有属于我们的那样一个房子。 可自从来了工作组，自从我有了这个收音机，

我就对这房子不那样感兴趣了。 我不甘心就在这样的房子里过一辈子。

就在我十分彷徨地在大风里走动着，不知去向的时候，沟口那边的一个影影绰

绰的行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猜想着那个往村里走来的人，他是谁？ 莫非是山风大

哥吗？ 前天我听花香嫂子说，山风大哥去红石岭了。 除了是他从红石岭回来，村里

没有别的人外出，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那人越走越近，最后我完全看清了，他就是山风大哥。

花香嫂子说，山风大哥去红石岭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到那里转转。 看来山风大

哥也是待得寂寞，想到外边散散心，红石岭毕竟比旮旯沟大得多，到那里自然会开心

一些。

看着山风大哥渐渐走近以后，我不由就想，山风大哥一定会在红石岭听到不少

外边的消息，我何不到他家里去坐坐，听听他带回的新闻呢？

对外界消息很感兴趣的我，很快就移步到了他家附近。

由于风大，山风大哥只顾低头弓腰地顶风走路，没有看见我就进了家门。 我本

想立刻跟进去，但临到门口却收住了脚步。 因为我忽然想到，人家两口子两天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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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门肯定要亲热的，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闯进去，冲了人家的甜蜜呢？ 虽是收住

了脚步，可我并没有离开。 就在这工夫，山风大哥对花香嫂子说的话，引起了我的极

大兴趣。

山风大哥对花香嫂子说，他在红石岭碰上了山外来招工的人。 说是只要愿意跟

着来人去做工，一个月可以挣几百元钱。 花香嫂子听了很高兴，就问他做什么工，到

什么地方去做工，离家远不远？ 山风大哥说，招工的人说了，是去当工人，可做的活

多得很，去了根据各人的情况再定具体做什么活。 地方是山西省，大概很远。 不过

招工的人说了，是坐汽车和火车去，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路费不用自己掏。 花香嫂

子就问他是不是想去。 山风大哥说，他是想出去试试，赶回来跟她商量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 我想，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动员石头跟山风

大哥一起出去。 有了山风大哥做伴儿，石头就不会那么惧怕了，他应该能同意的。

这么想着，我就再也不顾什么马上进了他们家的门。

花香嫂子听了我的话，又吃惊又高兴地打我一把说：“你这个鬼精，在哪里藏着

听我们的墙根儿？ 怎么他刚进门说的话，你就听到了呢？”

我说：“我来找你，正走到门外就听到了，并不是有意偷听你们说话的。”

花香嫂子说：“偷听就偷听了吧，我们又没有说反动的话，不怕的。 你说你想叫

石头跟他一起去，石头他能同意吗？”

我说：“这回他不同意也得同意，有山风大哥一起跟他打伴儿，他还有什么害怕

的？ 他要再不同意，我就跟他散伙了。”

花香嫂子说：“看来你不把石头弄出去，是不甘心的。 如果他能去，那自然是好

事。 有他做伴儿，我也放心了。 看来是老天作美要让你山风大哥出去闯闯了，刚才

他说了以后，我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呢。 山风，有石头做伴，你一定很高兴吧？”

当我们注意看山风大哥时，他却并不高兴。 他耷拉个脸站在那里，回他老婆的

话说：“你说什么呀？ 人家石头能跟我出去吗？ 你别没事找事了。”

听了他这话，我明白了，他是怕带走石头，遭石头父母的反对。 因此我说：“山风

大哥你放心，只要石头他愿意去，他就能说服了他父母，绝不会给你，给嫂子惹什么

麻烦的。”

山风大哥并不以为然。 他摇摇头劝我说：“小朵，你听我一句劝，还是跟石头结

婚吧。 外边不会那么好混的，你就不要难为石头了。”

我有些生气地说：“山风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呢？ 我知道外边不好混，可总窝在

咱旮旯沟里，就那么好混吗？ 你不也想出去闯闯吗，为什么石头就不应该出去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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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呢？”

山风大哥说：“石头跟我不一样，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可石头还没有。 我要

不是为了狗儿，是不会起这个念头的。”他说着，把两岁的狗儿搂到怀里。 他见我还

要争辩什么，抱上狗儿躲到了一边，同时说，他去不去还没有决定呢。

我见山风大哥是这样的态度，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花香嫂子身上。 我要花香嫂

子说服山风大哥，一定把石头带上。 我知道，花香嫂子的话，山风大哥是不会不听

的。 后来，花香嫂子对我说，关键是把石头父母的工作做通了，只要石头父母同意儿

子去，山风大哥这里肯定没有问题，由她负责。 我听了花香嫂子这话，立刻离开了他

们家，去找石头。

石头还在搬运着石头。 我追到沟里挡住了他，把山风大哥在红石岭遇上外边来

山里招工的事说了一遍，告诉他山风大哥准备去，我要他跟山风大哥一起去。 他听

了，依然不肯去，并又说起了劝我的话。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再讲你的陈规老理了，你要还不愿出去，你就在旮旯

沟待一辈子好了，我跟山风大哥出去。”

他听了我这话，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山里的姑娘，是不可能

说出要跟一个男人出去的话。 其实，我不过是吓吓他，并没有打算跟山风大哥一起

去。 而且山风大哥也不会带我出去的。 然而我这话还真起了作用。 在他看来，我是

一个听收音机听得发疯了的人，既然能这样说，便能做得出来。 这让他脸上的执拗

减弱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降了八度。 他说：“你胡说些什么呀？ 你，你真要跟山风

大哥一起去？”

我见他害怕了，就更加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胡说。 既然你那么没有出息，我

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出去呢？ 反正我们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倒要看看，外边的

世界，我们山里人到底能闯还是不能闯。”

在这种情况下，他那顽固的思想终于有些松动了。 他一方面说，他理解我的心

意，是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出外闯荡本是他们男人的事，他怎么能叫我出

去闯呢？ 另一方面他又说，主要是他父母不同意。 如果我能把他父母说服了，他就

听我的话，跟山风大哥一起出去。

他这是把责任推到他父母那里，让我去碰，本意还是不愿意去。 我怎么会上他

这个当呢？ 我说：“你的爹娘你不去说，我一个外人说得着吗？ 你如果还是不愿意

去，你就明说，用不着绕这个弯子。 我想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说服了你爹娘。 反正我

还是那句话，你要不去，我就去。 你阻挡不了我，你爹娘更阻挡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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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答应，他去做做他父母的工作看看。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他父母的工作做通的，晚上在房基地那里会面的时候，他

一脸的愁样，我还以为情况不妙，可他告诉我，他父母同意了。 我猜想，他父母是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的，他自己的本心也不那么情愿。 对此，我不愿意追问，心想只

要他去就好。 为了把这事赶快砸实，我当时就拉了他去见山风大哥。

山风大哥两口子见我们去了，神情怪怪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其中的缘故。

花香嫂子听我说石头的父母同意石头去，就问是不是真的。 我说这还能假了，让石

头自己说。 石头他愣了一下，说是真的，他父母同意他去。 花香嫂子还要说什么，被

山风大哥阻止了。 山风大哥对石头说：“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快回去准备准备，我们

明天吃罢早饭就上路。”

离开山风大哥的家，我们又到了房基地那里。 我想，明天他就要走了，我们应该

在这里说说话，亲热亲热。 可是他的情绪一点都不高。 我还以为他是临别伤感，就

安慰他说，分别是暂时的，只要他在外边站住了脚，我立马就过去。 他听了我这话，

只是沉默不语。 我抱住他。 他却没有像以往那样，只是脸贴着我的脸，没有亲吻，也

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 一方面在为他即将出走担心，另一方面在为自己设想

的憧憬激动。 大约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我就起来了。 睡在炕那边的爹，这时候重重

地翻了个身，将脸朝向了我这边。 娘睁开眼睛来看了看我，又把眼睛合上了。 昨天

晚上他们听说石头父母同意石头去，便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高兴。 在他们看

来，石头毕竟不是他们的孩子，石头做什么不做什么，是石头家的事，既然他父母都

愿意，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从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怨恨是我出的馊

主意。

虽然说的是早饭以后走，可我等不到那时候。 我在天不亮时就从家里出来了。

我拿着要送给石头的手巾和几元钱，匆匆赶到他家门前。 我想，赶早不赶晚，应该早

一点到人家那里等着，别叫人家等才对。 可他似乎不着急，在我几次敲门后才出来。

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 我把手巾和钱塞到他包里，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跟

上我走。

到了山风大哥家门外，我见他家里黑着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还以为他们睡得

正香，不敢敲门惊动了他们的美梦。 等到天已亮了，还没有动静时，我才急了，心想，

花香嫂子总得起来做饭呀，走得太晚了，会误事的啊。 于是我敲门，不料传出花香嫂

子“啊呀”的一声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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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嫂子跑出门来对我说：“山风这个王八蛋！ 他说好了吃过早饭才走的，晚上

都睡得好好的，你要不敲门，我还睡得香呢，可我起来一看，没有他的人了。 他一定

是怕得罪了石头他爹娘，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早跑了，给我连声招呼都没有打。 你

说这个王八蛋，有这么做事的吗？”

我听了她这话，气得一甩手就走。 我根本不相信山风大哥是在花香嫂子不知道

的情况下走的。 不愿意带他就不愿意带他吧，还编出这样的瞎话，把我当成傻子了

吗？ 这不是明摆着耍笑人吗？

花香嫂子见我气得厉害，追着我，要给我解释。 我越走越快，只想把她落得远远

的。 花香嫂子在后边大声地喊：“小朵你听我再说一句好不好？ 我给你说实话还不

行吗？”

我听她要说实话，站住了。

花香嫂子到我跟前说：“不是嫂子一定要骗你，是不骗不成啊。 你是很灵透的

人，你应该知道的，昨天晚上你就应该猜到的呀。”

昨天晚上我只顾往好处想，没有留意其中的问题，这会儿一想虽然有些明白了，

可我还是说：“到底怎么回事，嫂子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花香这时看了下站在不远处的石头，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其实这事他肯定知道

的，你最好叫他给你详细说。 昨天下午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你是让石头去说服他

爹娘了吧？ 他爹娘根本不同意。 他爹娘为了糊弄你，找到我们家，给我们说，要我们

跟他们一起合起来骗骗你，就说他们愿意，我们山风不愿带，一个人早早地走了。 这

不明摆着是叫我们得罪你吗？ 我们本不愿意这么做的。 可不做不成啊。 要真让山

风带石头走了，他们能轻饶了我吗？ 所以妹子，你就不要生气了，还是跟石头结婚

吧。 我说的这些，求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不然，你山风哥走了，他们要找我的麻烦，

我可是没法儿活了。”

我完全明白了。 我这时不再气恨山风大哥和花香嫂子，也不再气恨石头的父

母，只气恨石头一个人。 想不到他竟然参与其中，演戏来欺骗我。 这太伤我的心了。

我立刻冲到他跟前，抢过他的提包，从里边拿出我送的东西，然后将提包狠狠地扔砸

到他的头上以后，转身跑走了。

好像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追的我。 尽管我不想跟他说一句话，只想离他远远

的，但由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愿回家，所以末了还是被他在后沟里追上了。

他说了好多赔罪的话，想求得我的原谅。 我就是不原谅他。 我让他滚得远远

的，不要再靠近我，不要再跟我说任何的话。 他见我一副绝情的样子，有些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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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他怎么做，我才能够原谅他？ 我闭口不语。 我觉得这问题他应该最清楚，还用

得着问我吗？ 所以我还是赶他走，并且告诉他，以后永远也不要见面了。 他憋了半

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说：“要不，要不我去追山风大哥还不行吗？”

听了他这句话，我不由得心动了。 因为我想，就算山风大哥是半夜里走的，他要

追也是追得上的。 况且，招工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走。 这样，他总算是出去了。 想到

这里，我转过身去，正视着他问：“你说这话是当真吗？”

“当真。”

我听他的回答不那么有力，心不由又凉了。 我生气地说：“当真，当真，你要真是

当真，你还算个有血有气的男人，还算个被我爱的男人，可惜你不是！ 你不要再欺骗

我了。”

想不到我的这句挖苦话，还真把他骨子里的男人豪气激出来了。 他涨红了脸

说：“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我说去追山风大哥就去追山风大哥，这还有假

吗？ 就是追不上他，我也可以自己去找门路，你不要把我看扁了。”

他说的这个话，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听到的。 在我看来，这才像一个顶天立

地的男人应该说的话。 我不由高兴地刮目看着他。

我说：“石头，你知道我多么希望听到你这样的话吗？ 多么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吗？”我突然失声痛哭了。

他见我哭了，抱住我很动感情地说：“小朵，不是我不肯听你的话，也不是我有意

要骗你的，都是因为我爹娘，他们死活不叫我出去，就叫我快垒房跟你结婚，他们和

山风大哥他们串通好了要骗你，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一直都认为，关键是他，他要听我话，他要坚决，他爹娘是挡不住他的。 所以，

对他把原因推到他爹娘身上的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揭穿他，我想他

不是说了要去追山风大哥吗，只要他真去了，我别的都不说了。 所以我说：“我理解

你的难处，实在难为你了，你不是要去追山风大哥吗？ 真要去就得抓紧时间啊。”

他听了我这话，感到没有退路了，便说他就去追。 我问他不给他爹娘说一声？

他说不说了，肯定说不通，只有这么走了，也就走了。 我觉得他这句话倒是句真心

话。 如果他真要去说，他爹娘不叫他走，不是又走不成了嘛。

就这样，他匆匆地走了。 当我看着他在沟那边忽然消失了的时候，我的心里不

由变得空空荡荡的，不知他这一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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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逼走了石头，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没有着落。 高兴的是，我终于通过他，迈出

了我理想的第一步。 没有着落的是，我难以确定他走出去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况。

他能追上山风大哥，能跟山风大哥一起出去做事吗？ 如果追不上，他会怎么样？ 真

能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出去闯吗？ 我最了解他，在山里头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的英雄，可出了大山，在山外边，他很可能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 这也是他总不愿意

离开山的缘故。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追上山风大哥的好，祈求他能顺顺当当地

趟出我理想的路。 然而，还没有容我等待，麻烦很快就来了。

在他走了也就半个时辰，他父母便知道了。 他父母首先跑到花香嫂子那里兴师

问罪。 花香嫂子自然知道怎么推清自己的责任。 她说他们山风夜里鸡没有叫就走

了。 早晨石头他们找来时，她是按照他们编的话说的，因为这个，她得罪了我，我视

她如仇人似的跑了。 至于石头又怎么走的，她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花香嫂子那里没

有得到什么，就又移师到了我家里。

自从提出明年开春要娶我，我不同意，我要石头出去以后，他们家就跟我们家闹

上了矛盾。 他父母认为，是我父母没有把我教育好，所以临要结婚了，我异想天开，

说出有违规矩的话，以此向我父母施加压力。 我父母为了争回面子，证明自己的权

威，曾向他们做出保证，此事由不了我的性子，到时候由他们做主。 但父母总是做不

通我的工作，一直窝着一肚子的火。 不过这一回他父母找到我们家里，我父母倒有

了推脱责任的说辞。

我爹对他们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说你们同意了，叫石头跟着山风一

起出去吗？ 怎么现在又来怪我们呢？ 小朵，不是你在中间说瞎话骗我们吧？”

我说：“我没有说瞎话骗你们。 是石头那样告诉我的。 大伯大娘，难道不是你们

同意了吗？ 难道是他编了瞎话在骗我吗？”

他爹娘被我问得无话可说，憋得满脸通红。 他爹憋出一句话来说：“可山风，山

风人家昨天夜里就走了呀，人家山风不愿意带他，他怎么还要去呢？”

我知道他们在怨我，认定是我把石头逼走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把这

事揭穿了。 我说你们不同意他出去就说不同意，为什么要编了瞎话来骗我们呢？ 石

头是在事情败露以后，脸上挂不住，非要充个硬汉子，才走了的。 当时我叫他给家里

说一下，他不肯回家说，他说要说了你们不同意，他就没法走了。 他说他已想好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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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闯闯，干脆就这样走了。 我说的话，你们要不相信，以后可以问你们儿子，我是

一句逼他的话都没有说。

因为他爹娘扯瞎话输了理，没法把责任推到我爹娘身上，所以很快就抬起屁股

离开了我们家。 他爹临走说，反正这事是由我挑起的，没有我出馊主意，就不会有今

天的事。 如果他儿子有个好歹，我们家就得负责到底。

他爹娘一走，我爹娘就把矛头对准了我。 他们说，石头一定是我逼走的。 骂我

太不懂事，太不安分守己，给他们惹下了麻烦，丢了他们的脸。 对于父母的责骂，我

一概低头不语，甘心承受。 后来，当爹要我去把石头追回来的时候，娘出来反对了。

我毕竟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她心疼我，怕我追出去有什么闪失，坚决不同意。 就

在爹和娘拌嘴的当口，我抽身离开了家。

石头的爹腿脚有毛病，要不然，他肯定要去追回儿子。 据说他从我们家出来以

后，曾找过族里的人，想打发别的人去追。 因为族里人认为，是石头自己要去的，石

头自己要是不愿意，谁逼他也没有用，加上人走了有些时辰了，所以族里人推辞着，

谁也不肯去。 如果那时他们把石头追回来，或许会免了许多麻烦的。

不过那时候，我是生怕石头叫他们追回来的。 虽然当时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但我相信压力是暂时的。 我在想，只要石头在外边站住了脚，闯出了事业，那压力会

一瞬间化为乌有，连他爹娘也会转而感激我的，那时，全村的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我每天都顶着责骂和压力坚持着，等候着石头的消息。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 开始几天没有消息，我倒觉得正常，是好事。 心想，

到外边很远的地方去做事，总得到了那里，总得站稳了脚，才能给家里写信的。 如果

没有几天就来信，那准是不顺当。 可是，过了半个月二十天还不见有信来，我就有点

坐不住了。

忽然有一天，村里来了邮递员。 我闻讯后，飞一般的跑了过去。 但没有我的信，

也没有石头爹娘的信，只有一封花香嫂子的信。 我和石头的爹娘追到花香嫂子的家

里，希望从她的信里，能知道石头的信息。 然而，花香嫂子拆开信看了以后说，山风

大哥只在信里说了自己到山西的一个矿上上班了，并没有提到石头在那里。

这个情况，对于石头的爹娘来说，简直就如同是个噩耗一般，他娘当下就晕倒

了，他爹看我的眼睛，就像要让我偿命似的，非常可怕。 我虽然认为没有那么严重，

可他没有跟山风大哥在一起，还是叫我觉得凶多吉少。 为了避免跟他爹娘的正面冲

突，我赶快从花香嫂子家里逃离了。

他爹娘找到我们家，又和我爹娘吵闹了一通。 我爹娘当时也认为，石头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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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没有音讯，一定是出事了。 他们知道，如果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他们是很难脱

离干系的。 所以他们咬定石头出走是石头自愿的，没有他们女儿的责任。 石头的爹

娘哪里接受得了，甚至说我爹娘实际是害他们儿子的主谋。 本来很好的两家人，一

下变成了仇人似的。

我跑到山上不敢回家。 当时正是隆冬，气温很低，风又特别大，我又冷又饿，实

在难熬得很。 可我知道，回去就得遭父母的痛骂，甚至会遭父亲的毒打，我宁愿挨冻

挨饿，也不愿意受那份气。 为了排遣心里的郁闷，我便打开收音机听外边的消息。

那天，有一篇关于深圳的报道，让我听得特别感兴趣。 当时，我并不知道深圳在哪

里，但我从报道里听说，深圳原来只是个临水的小镇，自从划为特区，实行改革开放

以后，不长时间，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了。 报道里还说，许多去那里创业的人，都发

了财，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 尤其说到，一个两手空空的人，到了那里，通过先给人

打工挣钱糊口，现如今已成了一个什么公司的总经理。 这些信息，对我太刺激，太有

吸引力了。 我真希望石头能去了那里，也当一个什么经理，然后来接我。

不过，想是想，实际还是实际。 每当我听一会儿收音机，激动一会儿，幻想一会

儿过后，再感到身上冷、肚里空的时候，就又不能不面对自己眼下的处境了。 石头没

有音讯，他爹娘恨死了我，疯了似的往我爹娘身上施加压力，我有家不能回，我该怎

么办呢？

从上午到了下午，下午又到了晚上。 当西山尖上那一块红色忽然失去了的时

候，天似乎一下就黑了。 随着夜幕降临，我有了一种惧怕的感觉。 我想，要是石头没

有走，要是他还在村里，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可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 想到这里，我

不由就哭了。 哭得很伤心，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

那时候，旮旯沟村还没有通上电，照明还是点油灯。 由于经济拮据，到了晚上，

村里很少有谁家点灯。 所以，当我在黑暗里朝村里看去的时候，那里是一片黑，一点

儿亮光都没有。

忽然，我听到了村那边的叫声———

“小朵———！”

“姐姐———！”

那是娘和妹妹在叫我，寻我。

还是家好。 我听到娘和妹妹的叫声以后，再也在山上待不住了。 我擦着眼泪，

应着她们的叫声，跑下山来，朝她们跑去。

先是妹妹迎跑到我跟前，她抱住我，只是哭，什么也不说。 而后是娘来到跟前，



０１４　　　

她没有骂我，只说：“快回家吃饭吧。”

妹妹拉着我的手，走到了家门口，我不由得站住了。 是娘在后边推了我一把，我

才进了门。 我看见爹蹲在炕墙那里，一脸的杀气。 但他没有发作，似乎是强咽下了

憋了很久的那口气，把头扭向一边，算是给我了一个宽容的时间。 妹妹很快点上了

灯。 娘把一碗热腾腾的山药鱼子放到了我跟前。 我偷看了一眼爹，没有好意思伸手

端那碗。

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站起来出屋去了。

在爹离开屋子那阵子，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端起了那碗，很快就把那碗山药鱼子

吃完了的。

娘见我吃完了饭，及时吹灭了灯。 灯灭后，爹又回到了屋里，依然蹲在了那个地

方。 我知道，一场责骂是逃不脱的，我移缩到炕角里，紧紧地抱着收音机，等候着。

家里沉静了很长的时间。 那沉静叫我感到很难受。 或许爹娘就是要用沉静让

我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过错。 或许他们在想怎样来教育我这个顽女。 大约有一个时

辰之后，娘先开了口。

娘长叹一声说：“小朵呀，你说你叫我们说你什么好呢？ 你不是个孩子了，你已

是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大人了，这里外里的道理，你是该懂得的了。 你说你现在弄的

这个事，可怎么得了，怎么收场啊？ 石头都一个月了没有音讯，我看十有八九是不好

的事情。 真要是那样，可是要塌天的事呀。 石头他爹娘都要急疯了。 我和你爹是狠

着心硬撑着呀。 我们心里明镜儿一样，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石头他肯定不会走了

的。 就算咱们顶着，出事的责任落不到咱们的头上，可咱们的良心受得了吗？ 石头

的爹娘，就石头一根独苗儿。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可怎么活呢？ 他们就没法活

了呀！”

听娘说到这里，我忽然感到石头好像真的没了似的，心里不由一阵刀扎似的

疼痛。

娘叹口气接着说：“本来是多么好的事啊，过了年，开了春，石头把房子垒起来，

两个人结了婚，美美满满地过日子，有多好呢。 唉！ 千不该万不该，真不该当初让那

女干部住咱们家呀，是她埋下的祸根啊。”

爹听娘说到这里，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

我本能地赶快抱紧了收音机。

爹在地上气急败坏地走了几个来回后，指着我骂道：“你这个中了邪的东西！ 你

不把人家害了，你是不甘心啊！ 我给你讲过多少遍了，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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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那么做啊？”

我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低着头听他的训斥，一句话也不说。

爹逼着我做出回答。 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呀！ 要是石头有个好歹，你

怎么办？ 怎么对他爹娘做交代？”

我被逼出一句话来说：“要真那样，我给他抵命，我死了还不成吗？”

“你死了？ 你死了能换回人家的儿子活吗？”爹这样责问我。

“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反问他说。

娘一听死活的话，就急了。 她挡住爹的话说：“你不要再逼她了，什么死呀活呀

的，难道他出了事，别的人也得跟着出事吗？ 你一个大男人，做爹的，事情到了如今，

也不想想该怎么办，就知道在家里逼闺女，除了这本事，你还有什么能耐？”

爹被激怒了。 他跳起来吼道：“你放屁！ 我没有能耐，你有能耐吗？ 你除了知道

惯她，护她，还知道什么？ 这事的根子就在你身上！ 人家再找来，我走人，你去给人

家讲！”

娘也不示弱，对爹说：“看你那点出息，你走人，你走啊。 亏你还是个男人！”

爹和娘吵起来了。 他们越吵越激烈，一直嚷嚷到夜很深了，才停了下来。 这是

我记忆中爹和娘干架干得最厉害的一次。

这天晚上，除了妹妹，几乎谁都没有睡着觉。 爹和娘根本就没有睡，他们吵完以

后，一个坐在炕西边，一个坐在炕北边，俩人对峙着，一直到了天亮。 我从一开始就

窝缩在炕角里，到天亮也没有动地方。

说没有睡着吧，我倒好像在天快亮的时候，打了一个不长的呼噜，却做了一个很

长的梦。 我梦见石头回来了，他穿着一身光亮闪闪的新衣服，就如同是从天上来的

一般，忽然间就到了旮旯沟，照得村子里非常亮，全村的人都刮目看着他，我情不自

禁地跑到他跟前，拉起他的手往家里走去，他爹娘在门口迎接着，他爹娘看我的眼神

是那么亲，那么饱含着崇敬。 接着，是石头带我出山，全村里的人相送。 我们到了一

个大城市。 我们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 我穿着漂亮的婚纱，跟石头站在一起。 只听

得鞭炮和掌声一起响了起来。 就在我沉浸在无限幸福里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声巨

响，我定睛看时，石头怎么站在悬崖岭上呢？ 而且，他一下就从悬崖岭上掉下来了。

我无比惊吓地叫了一声石头，从梦里醒了过来。

爹和娘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叫声，当我醒来朝四下里看时，看到爹和娘都还坐在

原来的地方，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方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个梦。 梦的最后情景，让我

感觉很不吉利，所以心里的担忧就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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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长长地叹了口气。 爹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只有妹妹还睡得正香。 我见

天亮了，爹娘都没有动，便慢慢地下了炕，出了屋。

深冬的早晨，沟里非常静，只有寒风发出吹哨子一般的声响。 心情沉重的我，不

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 怀里虽然抱着收音机，可我没有心思再跑到山上去。 我信步

胡乱地走着，不断朝沟口那里看去。 我多么希望石头能在沟口上出现。 这时我想，

即是他没有成功，失败回来了也好，只要他的人安安全全地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

然而，沟口那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寒风从那里一阵又一阵地刮进来。

如同魂牵梦萦一般，我不知怎么就又走到了那个房基地上。 当我发现来到这个

地方的时候，不由得心里一惊。 我想起了几次跟他在这里会面的情景，想起了这里

放的石头是他怎么一块又一块扛来的。 我想，他要是不走的话，他现在肯定还在扛

着石头，这里的石头会比现在多得多了，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在这里开始垒了，一个

房子就要被他垒起来了。 想到这里，我想到了他的企望。 那企望曾经被我耻笑过，

批驳过。 然而现在一想到他也许永远回不来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 我为什么

要想得那么高，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的企望呢？ 是我逼着他走的。 是我害了他呀！

如果他真的永远回不来，我就是罪人，我还怎么面对旮旯沟里的老老少少啊？ 从来

不肯认错的我，这天早晨我面对自己的良心，头一回认错了。 我想，大概命里注定，

我该跟他在这样的房子里结婚，过山里人的生活。 而我却是不认命，硬是逼着他出

去，结果害了他，也把自己弄到了这步田地。 我伤心地哭了。 第一回哭得那么难过。

一股强劲的寒风就像从天上扑下来似的，猛然将地上的一根棍子卷起，那棍子

狠狠地抽打在了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火辣辣地疼。 这让我不由想起老人们

讲过的鬼魂之事，心里嘀咕，莫非是他的阴魂回来了，是他在恨我，在打我吗？ 我立

时毛骨悚然，赶快离开了那个房基地。

不过，在离开那个房基地以后我又想，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如果他真死了，我也

不想活了，他的阴魂回来报复，就让他报复吧，索性把我弄死了，算是抵了他的命，一

起到阴间再论个短长也好。

那时候，尽管认为他死了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总是存着一线的希望，希望他没

有死，只不过遇到了什么麻烦，使他没有办法给家里写信。 想到这一层，我便有了出

去找他的想法。

“姐姐———！”

我站在那里正做着出去找他的打算，妹妹叫我一声，随即就到我跟前来了。

“姐姐，娘叫你回去。”妹妹拉住我的手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